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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臺灣社會變化的腳步實在叫人措手不及，想當年國民政府遷台，為了推行國語，故禁止講方言，在學校裏如果說台語，便會被罰十元或其他處罰。然而一九九三年中央研究院設立了臺灣史研究所，一九九四年李遠哲院長在立法院第一次接受質詢時，改以台語直接回答諸位立法委員的質詢。日前李登輝總統更大膽地與日本小說家司馬遼太郎對話，暢談「臺灣人的悲哀」。是的，台語又稱福佬話，依照語言學家蔡懋堂先生之研究，台語乃唐朝官話(1)。事實上台語之高雅，乃是專家學者所一致推崇的，不信的話，讀者可用台語（閩南語）唱詠下面一首唐詩，由其抑揚頓挫之恰合便可略見端倪。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催；

    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賀知章：回鄉偶書）

但是長久以來，台語在臺灣卻被貶抑為沒水準人講的語言，這真是令人不解的事。九0年代是個不時叫人捏把冷汗，但又充滿希望的時代，臺灣社會目前的現象向基督徒彰顯出如下的時代信號：本地化的時代來臨了！

本地化又稱本色化，「本色」，在辭海中的解釋是「謂本來面目」(2)。所謂「本色化」，即指自無文化進入文化，因著無意識的學習、效法、教育、觀察而本色化。例如新生嬰孩，本身沒有任何文化，但因為生存在具體文化中，開始學習與成長，吸取出生地的文化，因而「本色化」了(3)。

要向臺灣人民傳福音，要使天主教信仰在臺灣落地生根，必須與臺灣社會文化、鄉土意識結合。所以本地化的信仰生活，本地化風格的聖歌，必須以台語來傳誦，台語聖歌的收集、研究及提倡，於目前臺灣天主教確為當務之急！

本論

臺灣天主教會是由西班牙道明會神父開教而奠定基礎，而在聖歌本地化最有成就的是在臺灣傳教達六十年之久的高恒隆神父（又稱高公），他曾經編曲及填詞了多首台語聖歌，在當時聖歌本地化方面，確實發揮了天主給他的天才和恩典，「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盼我教中人，見賢當思齊！」下面所要介紹的「哀號歌」，依照李安和教授的看法，可能是集體編作，修改才訂譜的作品(4)。因一般聖歌本中並未標明「哀號歌」作曲者及作詞者，但「哀號歌  「卻已風行南臺灣之聖教會，甚至也有用「哀號調」編作的「敬祖歌」(5)。可見「哀號歌」受臺灣天主教老百姓歡迎的程度。每年的四月掃墓、七月鬼月、十一月煉靈月，在臺灣天主教的幾個老聖堂，如萬金、五塊厝、加大利納堂、玫瑰堂等堂及祭祖的場所，讀者如果去南部這些地方走一走，相信您必能體驗到「哀號歌」受歡迎的程度。

（一）「哀號歌」的欣賞與分析

1．從形式分析看哀號歌

煉獄靈魂「哀號歌」是一首追思亡者之歌，曲調是純台灣民歌勸世歌仔風格的五聲音階作品6)。
臺灣民謠中的勸世歌仔最典型的就是勸世歌，歌詞如下：

    「我來念歌羅 呼您聽噫 無免撿錢啊 免著驚呀

      勸咱做人著端正 虎死留皮啊 人留名

      講甲當今羅的世間哩 鳥為食亡人為財啊

      死想真做人擱著嗨嗨 死從何去生何來噫……」

臺灣歌謠種類很多；吳瀛濤依其性質分成歌仔、民歌、民謠、童謠、流行歌等五大類(7)。勸世歌仔便是勸善歌謠，也即「歌仔冊」的歌仔。從時代來考究，勸世歌仔大約是光復前後民間藝人（俗稱歌仔先）自編印昌的創作歌謠，其勸世歌仔的性質屬於歌仔這一類，由專門賣唱的歌先在市集街頭巷尾「念歌仔」，聽衆稱為「聽念歌仔」。歌仔先在唱念的同時，推銷他自己所編印的「歌仔冊」，一本大約三張紙，或分上下二本，或上中下三本至五、六本，在內容上以演說故事或談情勸善為主。

2．從時代精神看哀號歌

日據時期的臺灣社會，一九一五年的西來庵事件平息後，臺灣社會趨於安定。日語教育從這時開始向中上階級滲透，但整體的文化水平仍低。一九二五年以後，日本在臺灣大力推動日語教育，可是農村仍極保守，尚無法奢求提高文化水平，非用台語不可。娛樂為主，以教育為副的歌冊於是發揮功用，日本的總督府也不得不准許其存在，歌仔冊雖被正統說書藝人認為太幼稚而棄如敝屐，但仍然繼續存在達成自己的使命，成為文化水平較低的人的精神食糧，普遍受到歡迎(8)。哀號歌既是歌仔，也是具有寓教于樂的作用，歌中勉勵信友念經、祈禱、獻彌撒以拯救煉獄靈魂，出死人生。歌仔冊的寓教于樂功用，正如下面所說：

    念歌算是好代志，讀了那熟加識字

    失頭咱那做完備，閑閑通好念歌詩

    學念歌仔卻也好，未輸甲人讀暗學

    日時失頭做清楚，閃閃通好念敕桃

3．從歌詞內容看哀號歌

    前  請衆人 發愛情 相招來聖堂

    段  做九日的瞻禮  為著煉罪的靈魂

          恁著想煉罪內  先死的親友

          恁不知有升天  亦是住在煉罪內

    後  在於煉罪的靈魂 請恁衆教友

    段  哀號每日來祈禱 求接可憐阮 哀號求恁可憐阮。

哀號歌前段指述出基督徒基於愛主愛人情懷，應慎終追遠，哀號歌既然屬於勸世「歌仔」，所以必定可歸類其作曲、作詞的社會背景乃是臺灣光復前後的年代，也即高恒隆神父來臺灣傳教的年代（一八八六至一九四五）。這首歌勉勵教友上教堂參加彌撒及九日敬禮，以為死去親友祈禱，助其早日脫離煉苦，升天享福。哀號歌後半段則淋漓盡致地表達出煉獄靈魂內心的渴求，並描繪出煉靈親友對在世親人的期待及仰望，盼望親友們為煉靈祈禱念經。

「哀號歌」既然屬於勸善歌謠，而勸善性質的歌仔，或稱「教化歌」。「勸世歌」，主要在編歌勸世，在往昔教育未甚發達日子，可以說是有宗教教育的意義，傳達了天主教的信仰及倫理。藉大家流行的通俗歌謠形式，達到感化人心，收到勸世教化的效果，導引出教友的共有性格與行為特質(9)。

    是的，恁大家不可想歡喜還未死，無外久也能死，

    亦著及阮受煉苦

    苦勸恁著看破不要為著世間事

    趁此時還未死趕緊做好做功勞

4．從音樂文學看哀號歌

哀號歌既然屬於勸世歌仔，勸世歌仔則不僅是「歌仔先」的專利，追溯其根源則是說書藝人在廟前的榕樹下或遊樂場所的一隅招徠聽衆，利用嗓音和手勢動作說故事，博取賞錢的最受歡迎歌謠，所以又稱「江湖賣藥仔調」(10)。

從臺灣說唱藝術來看，「說唱」顧名思義乃邊念邊唱的民間音樂，是語言音樂化的最高藝術表現。「哀號歌」由於略帶念歌仔，哭訴之味道，歌詞口語化，「一聽就懂」。雖然反覆了六次歌詞，但在口傳念歌風格上「音字協韻」，頗受臺灣教友熱愛傳誦(11)。依民俗音樂家許常惠先生的說法：中國的說唱始于唐代的變文。它是一種文體，也是一種曲式。它夾雜著散文與韻文，散文是用講的，韻文是用唱的—一變文本身的音樂價值並不高，卻在歷史上證明了它是中國俗樂（通俗文學）的祖先。臺灣的說唱藝術，精神上秉承唐代的遺風是有可能的，而勸世歌仔調便是臺灣說唱曲牌的一種(12)。如：

    哀號歌詞的第一段：聖堂—一靈魂—一可憐阮

              第二段：兄弟—一未記

              第六段：愛情—一哀矜

便是運用押韻的技巧表達川歌詞的美妙，如果瞭解哀號歌的文化背景，從形式。時代、背景歌詞內容及音樂文學的分析中，我們便可認出它的本來面目。

（二）聖歌本地化神學反省

1.
民間聖歌的聖樂性

一九六七年禮儀聖部訓令「論聖禮中的音樂」指出：所謂聖樂，乃具有形式的神聖與美善，為舉行敬禮天主的儀式而作的。所謂聖樂，包括額我略曲、新舊各種合唱曲、管風琴及其他許可樂器之聖樂，以及「具有禮儀性及宗教性之民間流行聖歌」(13)。

事實上天主教會於禮儀行動中，並不拒絕任何種類之聖樂，只要該聖樂符合禮儀行為之精神，與禮儀各部分之性質，而且又不阻礙信友之主動參加即可(14)。

禮記樂記有言：「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音樂不僅可助人解除心悶，「念歌唱曲解心悶，無歌無曲繪青春」，而且可陶冶人文質彬彬，成為一位基督徒君子。宗教音樂，本質上是一種「禮」的音樂，藉著這種聖樂，人們調整內在與外在的秩序，所以聖樂是一種與天地同和。同節的音樂。

誠然，教會額我略曲有其神聖、隆重的特殊風格，但是天主教會從來沒有把某一種藝術風格看作是本有的，而是就各民族的特性與環境，就各派禮儀的需要，採納了各時代的作風，而才形成了歷代彌足珍惜的藝術寶藏。當然，惟一條件則是，對聖堂和神聖典禮，保持應有的尊重與敬意，只有這樣，教會音樂中才會增加新的聲音(14)。

臺灣天主教會基本上仍屬傳教區，論及傳教區的聖樂，梵二教導我們：「在傳教區，某些民族有其固有的音樂傳統，在他們的宗教與社會生活，佔有很重要位置，就應予以應有的尊重及給予適當的地位。一則為培養其民族的宗教意識，一則為按照（禮憲）39及40節的本意，使敬禮適應其民族性」(15)。

2.
聖歌的産生和功能

聖歌的功用，在於使人口唱心和，同心合意。厄弗所書信告訴我們：「當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談，口唱心和的讚美主」（弗五19）。

人類感情洋溢心中，必藉語言來表達；當言語道斷時，只有用唱歌來傾訴衷曲；當歌唱仍未盡其意；則只有藉助舞蹈了。故樂記說：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歌頌天主，不止停留在腦袋的認知，更有心中澎湃的虔誠情操。但宗教情操應外顯而成詩詞、歌曲，如此方可將人類敬主之情披露無遺，並使人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聖經有言：「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的存在心理，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天主。」（哥三16）。

3．聖歌福傳反省建議

臺灣天主教會在聖歌本地化推展方面，落後基督教弟兄一大截，對於禮儀中聖樂的重視遠遠不夠。回憶筆者于菲律賓留學期間，觀察菲國天主教各本堂主日參加彌撒之信友人山人海，並虔誠以撼人心弦歌聲呵啖天主時，多次讓我熱淚盈眶。而菲國天主教興盛的一大重要原因，便是每台主日彌撒除了信友大聲唱出他們大衆化的宗教歌曲外，每台彌撒還有聖歌隊，他們對彌撒聖歌的推展，可謂不遺餘力！

臺灣天主教以目前各堂口的落實情況，在尋求各堂口主日彌撒有聖歌隊顯然不太可能。往後重點方向應擺在教導信友練唱「民衆化的宗教歌曲」，而我們介紹的「哀號歌」便是這種聖歌。其實這也十分符合梵二後神學思想：「民衆化的宗教歌曲亦應加以推行，以便在熱心善工內，甚至在禮儀行為內，根據禮規的原則與法律，能夠聽到信友的歌聲。」(16)

結論

臺灣天主教會自道明會士第二次來台迄今已有一百三十五年的歷史，昔日傳教士盤山過海落腳臺灣，他們不僅先學地方語言，用臺灣話作為傳教的利器，而且組織樂團。話劇班、聖歌隊吸引青年教友(17)。尤有甚者如高恒隆神父則編曲、填詞而創作出大量的台語聖歌，我們今日臺灣天主教會的常用台語聖歌如：獻花歌。呵啖萬有真源便是他傑作。如果「哀號歌」是一首集體作品，則高恒隆神父他必然也是成員之一。是的，聖樂與俗樂本是不同的，但是宗教不止是受高等教育人士的專利品而已，宗教更是大衆的、老百姓所喜愛信奉的宗教，所以運用民間音樂、民間文學的精萃，以引導一般民衆進到信仰的層次，才是傳教學正確方法。唯有降生到台語文化，吸收其精萃，並運用臺灣民謠中的精萃，而創作出天主教的台語聖歌，然後用台語聖歌提升一般民衆信仰品質，才是我們今後福傳該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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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本首聖歌收錄於筆者編著之「台語頌主曲」歌本，頁256-7。 

